第五十一
乾達羅迦經 (Kandaraka Sutta)

如是我聞，在一個時機里，世尊和一大群僧團的比丘們住在白白羅蓮(Gaggarā)湖邊的瞻波(Campā)城里。當時馴象師的兒子，倍沙(Pessa)和流浪者乾達羅迦(Kandaraka)前往朝見世尊。向世尊禮敬后，倍沙(Pessa) 便坐在一旁，而乾達羅迦(Kandaraka)和世尊互相問候。當這謙恭的客套話完成后，他便站在一旁。站在那兒，他審視坐在完全寂靜中的僧團的比丘們，接著他向世尊說：

「喬達摩，這是令人驚嘆的。這是不可思議的，僧團的比丘們能在喬達摩的帶領下在正道上修行。那些在過去巳經完全証悟的世尊們，最多也只能像喬達摩現在這般地帶領僧團的比丘們在正道上修行。而那些在未來修持至完全証悟的世尊們，最多也將像喬達摩現在這般地帶領僧團的比丘們在正道上修行。」

「這就是，乾達羅迦(Kandaraka)，這就是！那些在過去巳經完全証悟的世尊們，最多也只能像我現在這般地帶領僧團的比丘們在正道上修行。而那些在未來修持至完全証悟的世尊們，最多也將像我現在這般地帶領僧團的比丘們在正道上修行。」

「乾達羅迦(Kandaraka)，在這一群僧團的比丘里，有一些比丘是巳經摧毀染污、過著神聖的生活、做完巳經該做的、放下了負擔、達到了真實的目標、毀壞了生存的障礙和巳經通過最后的智慧達致完全解脫的阿羅漢。在這一群僧團的比丘里，有一些比丘是正在接受良好的鍛鍊；擁有堅定的德行，過著堅定的德行的生活，睿智的，過著睿智的生活。他們把心安住在適當建立的四念處里。是那四個呢？在這裡，乾達羅迦(Kandaraka)，一個比丘熱心地、完全的醒覺和正念、放下貪婪和悲傷給世間，安住在默察身體是身體。他熱心地、完全的醒覺和正念、放下貪婪和悲傷給世間，安住在默察感受是感受。他熱心地、完全的醒覺和正念、放下貪婪和悲傷給世間，安住在默察心念是心念。他熱心地、完全的醒覺和正念、放下貪婪和悲傷給世間，安住在默察法是法。」

當這段話說完后，馴象師的兒子，倍沙(Pessa)說：「尊者，這是令人驚嘆的，這是不可思議的；為了淨化眾生，為了克服哀傷和憂愁，為了使痛苦及悲傷消失，為了達到正道，為了體證涅槃，世尊把四念處發揚的那麼好。尊者，偶爾，我們身穿白衣的在家居士也把我們的心安住在適當建立的四念處里。在這里，我們熱心地、完全的醒覺和正念、放下貪婪和悲傷給世間，安住在默察身体是身体…感受是感受…心念是心念…法是法。尊者，這是令人驚嘆的，這是不可思議的；在人們混亂、腐化和詭計之間，世尊知道眾生的福利及捐害。人類是混亂的但動物是無秘密的。世尊，我可以馴服一頭象，當在需要時它可以用來行駛來回於瞻波(Campā)城。那頭象會顯露各種詭計、騙計、狡詐和詐欺（他是有能力的）。而那些所謂的奴隸、信差和僕人舉止是一套，說是一套，想的卻是另外一套。尊者，這是令人驚嘆的，這是不可思議的；在人們混亂、腐化和詭計之間，世尊知道眾生的福利及捐害。人類是混亂的但動物是無秘密的。」


「這就是，倍沙(Pessa)，這就是; 人類是混亂的但動物是無秘密的。倍沙(Pessa)，在這世間有四種人。是那四種呢? 這里，有一些人使自巳苦惱和追隨拆磨他自巳的方法。這里，有一些人使別人苦惱和追隨拆磨別人的方法。這里，有一些人使自巳苦惱和追隨拆磨他自巳的方法，同時，他也使別人苦惱和追隨拆磨別人的方法。這里，有一些人不會使自巳苦惱和不追隨拆磨他自巳的方法，同時，他也不會使別人苦惱和不追隨拆磨別人的方法。由於他不使自巳和別人苦惱，此刻他是沒有慾望、平息和冷靜的，他安住在體會極樂中，使他自巳便得很神聖。倍沙(Pessa)，在這四種人當中，那一種人能讓你心滿意足呢？」

「尊者，最前面的三種人不能滿足我的心，但最后的一種人卻讓我心滿意足。」

「但是，倍沙(Pessa)，為什麼最前面的三種人不能滿足你的心？」

「尊者，那種人使他自巳苦惱和追隨拆磨他自巳的方法，通過他本身渴望慾樂和畏縮痛苦，他們使自巳苦惱和拆磨，這就是為什麼這種人不能滿足我的心。那種人使別人苦惱和追隨拆磨別人的方法，通過別人渴望慾樂和畏縮痛苦的心態，使別人苦惱和拆磨，這就是為什麼這種人不能滿足我的心。那種人使他自巳苦惱和追隨拆磨他自巳的方法，同時，他也使別人苦惱和追隨拆磨別人的方法。通過他本身及別人都渴望慾樂和畏縮痛苦的心態，使他自巳及別人同受苦惱和拆磨，這就是為什麼這種人也不能滿足我的心。但是，在一種人不會使自巳苦惱和不追隨拆磨他自巳的方法，同時，他也不會使別人苦惱和不追隨拆磨別人的方法，由於他不使自巳和別人苦惱，此刻他是沒有慾望、平息和冷靜的並且安住在體會極樂中，使他自巳便得很神聖－通過他本身及別人都沒有渴望慾樂和畏縮痛苦的心態，因此他沒有使自巳及別人苦惱和拆磨，這就是為什麼這種人能讓我心滿意足。尊者，現在我們要離開了。我們非常忙碌，有很多事務需要做。」

「倍沙(Pessa), 現在是時侯了，做你認為應該做的事。」其時，馴象師的兒子，倍沙(Pessa)，對世尊的話感到高興與欣喜，從他的座位上站起來，向世尊禮敬后，朝著他的右邊離開了。

他離開后不久，世尊向比丘們如此地提出：「比丘們，馴象師的兒子，倍沙(Pessa)是很聰明的，他有很好的智慧。假如他稍為做久一點至到我詳細地向他說明這四種人，他將得到巨大的利益。雖然情況如此，他也巳得到很多的利益。」

「是時侯了，世尊、偉大的，是時侯讓世尊您詳細地說明這四種人。從世尊那里听到的法，比丘們將會記住的。」

「那麼，比丘們，細心地、專注地傾听我將要講的。」

「是的，尊者。」比丘們回答。

世尊說了以下這段話:「比丘們，那一種人是使自巳苦惱和追隨拆磨他自巳的方法? 這裡，有一些人裸體，拒絕習俗，輕拍他自巳的手，當被邀請時沒有前來，當被詢問時沒有停止，他不接受被攜帶來或特別做的食物或被邀請進餐，他不接納從鍋里、碗里、橫越門檻、橫越枝條、橫越杵、從兩人共食、從孕婦、從給與吸啜的婦人、從與男人同臥的婦人、從有通告報導食物將分配的地方、從有狗在等待的地方、從有蒼蠅唧唧叫的地方的食物，他不領受魚和肉，他不喝含有酒精的飲料、葡萄酒或發酵的釀酒。他逗留在一間家，以一口食物而活; 他逗留在兩間家，以兩口食物而活;… 他逗留在七間家，以七口食物而活。他靠一淺碟的食物過一天，他靠兩淺碟的食物過一天，…，他靠七淺碟的食物過一天，他每天只攝取一餐，每兩天攝取一餐，…每七天攝取一餐和就這樣至每兩個星期攝取一餐，他實行的生活是在定期的時間裡進餐。他吃青蔥的食物、粟、菰米、米削、苔蘚、米糠、米滓、芝麻粉、青草或牛糞。他以森林里的樹根與果實，掉落的水果為食。他穿大麻纖維配制的衣服、裹尸布、被扔掉的破爛衣衫、樹皮、羚羊皮革、菇莎草織品、樹皮織品、木削織品、頭皮毛綿品、動物毛線品、貓頭鷹的翅膀制成品。他拔掉頭髮及鬍鬚，從事拔掉頭髮及鬍鬚的修行。他持續的站著，拒絕就座。他持續的蹲著，埋頭於蹲著的姿勢。他用尖釘的床墊，他製造一個有尖釘的床墊當做他的睡眠處。他實行每天包括晚上沖涼三次的生活。如此他用各種不一樣的方法來實行拆磨和仰制身体的修行生活。這種人就是被稱為使自巳苦惱和追隨拆磨他自巳的方法的行者。」

「比丘們，那一種人使別人苦惱和追隨拆磨別人的方法?　這裡有一些人是宰羊的屠夫，宰豬的屠夫，捕野鳥者，設陷阱捕捉野獸者，獵人，漁夫，小偷，死刑執行者，典獄長或是任何從事類似流血的職業：這種人就被稱為使別人痛苦和追隨拆磨別人的方法的行者。」


「比丘們，那一種人使自巳苦惱和追隨拆磨他自巳的方法，同時，他也使別人苦惱和追隨拆磨別人的方法？這裡，有一些人是塗頭油的顯貴國王或富有的婆羅門。他在城市的東邊建立獻祭的寺院，剃去了他自巳的頭髮及鬍鬚，穿著昂貴毛茸茸的衣衫，用奶油及油潤滑身體，用鹿角刮背部，他和他的皇后及最高級的祭司一起進入了獻祭的寺院。在那裡他躺在鋪滿青草的空地上。國王以母牛的第一個奶頭的奶水和同顏色的一頭小牛同生活。而皇后以第二個奶頭的奶水過活，最高級的祭司卻以第三個奶頭的奶水過活。他們把第四個奶頭的奶水倒人爐火中。小牛靠剩下的奶水生存。他這麼說:「讓這麼多的公牛被屠宰用以獻祭，讓這麼多的閹牛被屠宰用以獻祭，讓這麼多的小牝牛被屠宰用以獻祭，讓這麼多的山羊被屠宰用以獻祭，讓這麼多的綿羊被屠宰用以獻祭，讓這麼多的樹被砍倒用以做獻祭的柱，讓這麼多的草被割用以獻祭的草地。」接著，他的奴隸、信差和佣人帶著害怕及被威脅將受懲罰所刺激而淚眼汪汪地做準備工作。這種人被稱為使自巳苦惱和追隨拆磨他自巳的方法，同時，他也使別人苦惱和追隨拆磨別人的方法。」


「那一種人不會使自巳苦惱和不追隨拆磨他自巳的方法，同時，他也不會使別人苦惱和不追隨拆磨別人的方法，由於他不使自巳和別人苦惱，此刻他是沒有慾望、平息和冷靜的並且安住在體會極樂中，使他自巳便得很神聖呢?」


「比丘們，這時有一個覺者出現在世間，完美、完全證悟、賦于智慧與品德、崇高、理解世間万物者、馴服者的偉大領袖、神明與世人的尊師，文明的，可喜的。他向這世間的神明、惡魔、梵天，這世代裡的遁世者和婆羅門、他的王子和人民宣說他已經自我領悟了正法。他教的法符合正確的意義與措辭，在開始是好的，中間是好的和未端也是好的。他所展現的是一種完全美好及純淨的神聖生活。」


「一位一家之主或一家之主的兒子或一位出生在另外家族的人听到了這個法。听聞了法后，他對覺者產生了信心。具有了這個信心，他這樣的認為:「在家的生活擁擠和乾燥無味的; 出家的生活是廣闊的。住在家里而過著如擦亮的外殼一般完全美好及純淨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假定我剃光我的頭髮和鬍鬚，穿上了黃色的袈裟，離開了在家的生活出家去。」在過后的時機，他剃光他的頭髮和鬍鬚，穿上了黃色的袈裟，拋棄少量或多量的財富，捨棄小範圍或大範圍的親戚，離開了在家的生活出家去。」


「因此他出家了，掌握了比丘的訓練和生活方式，舍棄了殺害生物的行動，放下了棍棒和兵器，他持著憐憫的心，仁慈與寬容的對待所有的生物，他自動抑禁殺害生物。舍棄了獲取別人沒有給與的東西，他自動抑禁獲取別人沒有給與的東西，他只奪取被供給的，期待被給與的，通過不偷竊，他安住在清淨中。舍棄淫慾，他奉行禁淫，單獨的生活，他自動抑禁了通俗的行淫活動。

舍棄了不正語，他自動抑禁不正語; 他說實話，遵守實話。他是值得信賴及可靠的，他不是世間的詐欺者。舍棄有惡意的話(兩舌)，他不在別處重述他在這里所听聞以便促使人們不和的話，他也不向這些人重述他在別地方所听聞的話來分歧他們。如此他和解巳經不和的人們、友誼的促進者，他喜愛和協、高興一致、欣喜調和，一個推動協調的演講者，他自動抑禁兩舌。舍棄粗語，他說仁慈、順耳、惹人愛、通至心靈、有禮貌、多人渴望及多人同意的話，他自動抑禁粗語。舍棄閒話，他在適當的時間說話，只說事實，說好的話，說法和它的信徒; 在適當的時間他說這樣的話是合理的、溫和的、有利益及值得記錄的。」

「他抑禁損害種子和植物。他實行只在一天中的某個時間里吃東西，抑禁在晚上或不適當的時間里吃東西。他抑禁跳舞、唱歌、音樂及戲劇的演出。他抑禁穿載花環，塗擦香水使自巳便的時髦和用軟膏美化自巳。他抑禁應用昂貴及寬大的床。他抑禁接受黃金和銀器。他抑禁接受生的殼粒。他抑禁接受生的肉類。他抑禁領受婦人與女孩。他抑禁領受男奴隸及女奴隸。他抑禁接受山羊和綿羊。他抑禁接受家禽和豬。他抑禁接受大象、牛、馬和驢。他抑禁接受田地與士地。他抑禁出使任務和傳播信息。他抑禁做買賣。他抑禁不正確的重量、偽造的金屬和不誠實的測量。他抑禁欺騙、欺詐、詐取和使用奸計。他抑禁傷害、殺害、捆綁、搶劫、侵吞和暴力。」


「他滿足於有袈裟保護他的身體及有被施捨的食物維持他的胃。不管他去那里，他只是帶著這些東西出發。恰如一隻鳥，不管它飛往何處，翅膀只是它唯一的負擔。同樣的，比丘滿足於有袈裟保護他的身體及有被施捨的食物維持他的胃。不管他去那里，他只是帶著這些東西出發。持有了神聖德行的品質，他體會到無可責難的內在極樂。」


「當眼晴看到一個形狀時，他不執著於它的標誌與特徵。之前，他沒有守護他的眼根，貪婪與悲傷不善的心識可能侵人他，他實行抑制的方法，他守護眼根，他從事抑制眼根。當耳朵听到聲音…當鼻子嗅到氣味…當舌頭嚐到味道…當身體觸到實體…當心認知到心的目標，他不執著於它的標誌與特徵。之前，他沒有守護他的意根，貪婪與悲傷的不善心識可能侵人他，他實行抑制的方法，他守護意根，他從事抑制意根。持有了這神聖抑制的根門，他體會到沒有污點的內在極樂。」


「他成為了一個當前去和歸來都表現得完全醒覺的人。當往前看和向后瞧，他表現得完全的醒覺。當彎曲及伸出肢臂，他表現得完全的醒覺。當穿起他的袈裟及拿起他的外袈裟和缽，他表現得完全的醒覺。當吃、喝、消耗食物和感受時，他表現得完全的醒覺。當通便與排尿時，他表現得完全的醒覺。當行走、站立、坐著，睡覺、起身、說話和保持沈默時，他表現得完全的醒覺。」


「持有了這神聖德行的品質和這神聖抑制的根門及具有神聖的正念和完全的醒覺，他去到一個偏僻休息處; 一座森林、一棵樹下、一座山、一個峽谷、一個山腹的洞穴、一座墓場、一座灌木叢林、一片空地、一堆稻草。」


「從托缽回來，進餐后，他坐下來，交叉折疊著他的雙腿，延直他的身體，培育起正念。舍棄對世間的貪婪，他把心安住在貪婪之外，他把心從貪婪中淨化了。舍棄敵意與怨恨，他把心安住在敵意之外，對眾生的福利保持仁慈，他把心從敵意與怨恨中淨化了。舍棄昏沈，他把心安住在昏沈之外，知覺明亮，正念和完全的醒覺，他把心從昏沈中淨化了。舍棄心神不定與懊悔，他把心安住在沒有焦慮及內心的寧靜中，他把心從心神不定及懊悔中淨化了。舍棄疑惑，他把心安住在超越疑惑，對於善的心態沒有困惑，他把心從疑惑中淨化了。」

## 請注意這段句子

